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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入探讨近代湖湘地区中医药教育在新旧观念交锋和中西医学对话中的转型过程,在详尽回

顾湖湘中医药教育历史及其课程体系演进的基础上,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为案例,着重研究其教材编写的

内在逻辑、结构特性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了教材知识建构如何受当时社会变迁和政策

导向的显著影响。 通过融合中医知识与西医科学,近代湖湘中医药课程与教材在促进中医药教育的现代化

转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项研究对理解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现代演变提供了新视角,对当前中医药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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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近代”的概念以及时间上下限,史学界

尚存分歧[1] ,中医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 本

文根据近代湖湘中医药教材的知识建构特征,将
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大致限定在鸦片战争到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1840 年鸦片

战争以来,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李

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经历了变法维

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等社会改革,其中包括

近代中医药教育领域的变革。 以中医药教材知识

构建为主体的近代湖湘中医药教育由被动卷入进

而主动认知,由理论自在而理论自觉,是相当复杂

而艰难的过程。
本文从史学角度梳理近代湖湘中医药教材知

识建构的历史进程,从社会情境的角度揭示政治伦

理、文化意识、价值取向等内在、外在因素对近代湖

湘中医药教材知识萌生、形成、传播的形塑,从而探

讨其对当时和当下中医学教育的启发和影响。
1　 近代湖湘中医药教材编写进程

　 　 在近代中医教育剧烈激荡、自我革新的历史进

程中,湖湘中医药教育的辉煌成就在全国医学教育

领域亦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从清末湖南医学实业

学堂的设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学主义在中医

教育的深入影响,湖湘地区中医药教材编写的历程

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大背景,也昭示了

教育革新与知识演进的紧密联系。 近代湖湘中医

药学校基本情况见表 1。
1. 1　 清末湖南医学实业学堂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

以失败而告终的惨痛教训、太平天国运动等尖锐的

国内矛盾,清政府中的改革者以“求强”“求富”为首

要目的进行了重大变革。 洋务派满足外交、军事急

需而主张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军事、科技被维新派

批判为既“无实”又“无用”,培养的人才对国家没有

实际益处。 十九世纪末,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日益

加重,清政府接受维新派主张,全方位进行调整,实
施新政。 1898 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确
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这是新学

制最显著的特点,讲求实学的近代实业教育制度得

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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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清廷官办湖南医

学实业学堂,是湖南省官办医学教育的开端。 维新

派主张实业救国,医学堂详定章程充分反映了创办

学堂的实用价值。 考试定题突破了传统八股选题,
选定切合社会实际的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论”
评定甲乙,招收 15 ~ 20 岁学生 20 名。 其课程设置

原则为“以中学为主,以内科为先”,符合“中体”的

框架和中医学知识理论体系特点;另添外科,采取

西法。 主要课程规定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前者

包括《内经》《外经》 《难经》 《仲景伤寒论》 《医宗金

鉴》《李频湖脉诀》等,后者包括体操、修身、伦理各

科,学满 3 年毕业。 其余皆为中医界筹资或自办学

堂,均注重中医药专门知识技能的学习实践,试图

通过中医教育培养保存发展中医药实学需要的人

才,从而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
1. 2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实用教育中医学校　 五四

运动兴起后,近代中国由学习“西语” “西艺” ,进
而学习西方制度,到思想领域有比较清醒认识的

自为阶段,执世界教育改革牛耳的杜威实用主义

教育理念迎合了当时我国教育界的需求,中医药

课程、教材的教育教学实践落实并贯彻了实用主

义的教育理念。
1921 年,湖南等 11 个省区教育会向全国教育

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递交《学校改革系统案》 ,一年

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对系统草案稍作修改,由徐世

昌下令颁行全国,这就是 1922 年的“壬戌学制” 。
新学制采用“六三三制” ,主张教育要适应社会进

化变革的需要,提出“以职业教育系统代替实业教

育系统”等七项标准作为新教育的指导总纲。
实用教育直接指引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湖湘

中医药课程、教材的教育革新实践,以湖南明道中

医学校为代表。 1924 年,郑修诚遵行允许单独设

置中等职业学校的规定,召集多方捐资呈准备案

创办湖南明道中医学校,校址在长沙市宝南街一

条巷,学制 3 年。 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学校

强烈反对以既有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内容,注重从

中医临床需要出发,倾向于中医实用知识的传授,
开始统合理论和实践内容,自编《脉诀大全》 《伤

寒易知录》 《 药性类纂》 等教材。 其中, 《 脉诀大

全》为郑修诚编纂的脉学讲稿,共辑入脉学专题论

述 20 篇,重点论述 28 脉,每脉分“证古” “体象”
“主病” “兼脉” “精言” 等,初具近代教科书的雏

形,启发了此后各地中医学校自编综合性教本的

体例。
1. 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学主义中医学校 　 科

学教育思想萌芽于清末兴“西学” ,培养洋务人才

的运动,此后日趋蓬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带来更

深层次的科学洗礼,学界对科学问题开始反思,各
种科学团体和机构纷纷成立,科学教育进入实施

阶段。 1929 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

岩提出的《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
首令禁止设置中医学校,将全国原有医校一律改

称传习所,排除于学制系统之外。 湖湘中医药界

首先发难,奋起力争,公推吴汉仙起草《驳卫生部

余岩废止国医决议案通电》 ,得到全国中医药界响

应。 这一事件引发了两个结果:一是 1931 年国民

政府核准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主要任务为用

科学方法整理国医药学术,二是促使近代湖湘中

医药界将科学运用于中医药教育,兴办多所中医

学校(见表 1) ,探索课程和教材知识构建,实现培

养学生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教育目的。
1933 年,由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等多方筹资,

湖南中医药界人士易南坡、郑守谦、吴汉仙等组织

成立国医专科学校校董会,1934 年春以湖南国医专

科学校呈准备案正式招生办学。 学生修业期限定 3
年,前 2 年半在学校授课,后半年安排临证实习。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各专业学科均按中央国医馆学

术整理国医学术大纲规定安排,分为基础医学和应

用医学两大类。 课程中的科学教育内容分为 3 种:
第一种是物理学、化学、生物等理科的基本科学知

识;第二种是针对医学专门学校的生理学、解剖学、
病理学等近代医科知识;第三种是内难学、内科学、
外科学、妇儿科学等传统医学知识。 课程采用学分

制,学生必须学习必修、选修科目获得 72 学分方能

毕业。 学校成立教材编篡委员会自行编印各科专

业教材,教材编写注重扩大、加深科学内容,吸收最

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努力提高教材自身的科学性,
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的办学宗旨———用科学方法

整理国医药学术,培养造就中医药专门人才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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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代湖湘中医药学校基本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创办时间 / 年 学制 / 年 创办人 主要课程 使用教材
湖南医学实业学堂 1903 3 俞廉三 内经、外经、医宗金鉴、李频湖脉决、难经、仲景伤寒

论、伦理、修身、数学、物理等
私立湖南针灸讲习所 1922 3 谭容园 针灸问答
私立湖南明道中医学校 1924 3 童子琼 内经、伤寒、金匮要略、脉经、温病 《伤寒易知录》 《全体病原类纂》

《医径》 《脉诀大全》等
中医研究社 1927 4 陈渠珍 伤寒、金匮要略、本草备要、医方集解、脉诀
中医研究会 1930 1 / 2 长沙市国医公会 生理、病理、内经、药物、伤寒、金匮要略、温病、诊断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 1934 3 张牧庵等 中医学各科 《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等
常德国医专科学校 1937 3 张仙舫 内经、伤寒、温病条辨、本经疏证、针灸 《中西生理合璧》等
湖南中华医学讲习所 1939 2 肖湘楫 《最新伤寒折中》等
中国针灸专科研究社 1939 1 鲁恩锡 《针灸问答》等

2　 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为例总结近代湖湘中医药

课程与教材的知识构建

2. 1　 分科设学,教材标准化　 清末的中医教育,大
多仍以《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著作为教

材。 清代太医院组织编纂的《医宗金鉴》是较早进

行分科编纂教材的尝试。 北洋政府时期,长沙明道

中医学校郑修诚主编《全体病源类纂》 《脉诀大全》
已经用于教学。 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创建于 1934
年的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作为湖湘近代规模最大,
开展中医专科教育时间较早较长的学校,校董事会

诸多中医界名家已注意缺乏分科设学,知识构建杂

乱是中医被嗤之为“不科学”的重要原因。 当时湖

南国医专科学校除使用的理、化等普通学科教材多

为各大书局出版外,其他医科课程都没有统一教

材,多由学校教材编纂委员会按照《整理国医学术

标准整理大纲草案》中“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
其不背于近世学理者,用科学方法解释之”的指导

思想自行编订[2] 。 湖南中医学者刘岳伦提案《请召

集全国名流来馆先行编辑生理病理诊断药物四科

讲义以统一教材案》中述及各省市县设立学校所使

用的教材多是自行编辑[3] ,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各执

一见且失之附会,以致学生无所适从,因此召集名

流编订四科讲义,以期作为全国中医学校通行采用

的统一教材。 其中,吴汉仙、刘裁吾合编《病理学讲

义》,刘绎编《生理学讲义》,罗振湘编《诊断学讲义》,
均属于近代医科基础课程教材,现存湖南国医专科学

校铅印本,后因战事由长沙迁往衡阳,原有教材毁于

战火。 对于内经、伤寒等传统中医药学经典课程,教
材内容也颇具特色,注重实际的较完整的科目体系,
如欧阳履钦编撰伤寒和金匮讲义,后以《伤寒折中》

《金匮折中》的书名出版,以备教学需要,与广东、上
海等中医学校共同掀起了教材建设高潮。 湖南国医

专科学校课程教材概览见表 2。
表 2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课程教材概览表

类别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公共类 国文

外国文

中医类 伤寒学 《伤寒折中》
金匮学 《金匮折中》
内杂学 《内科学讲义》

《医学讲义》
处方学
妇儿科学 《妇科学讲义》

《幼科学讲义》
花柳科学

针灸科学

医学通论

医学史
病理学 《病理学讲义》

《中西病理学合参》
诊断学 《诊断学讲义》
伤科学

杂病学

药物学 《药物学讲义》
眼科学 《眼科学讲义》
喉科学 《喉科学讲义》

西医类 生物学

理化

生理学 《生理学讲义》
解剖学

卫生学 《卫生学讲义》
药理学 《国药体用笺》

《医信掇存》
救护学

外科学

传染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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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内容提倡衷中参西　 《病理学讲义》由当时副

校长吴汉仙、刘裁吾合编,分三编,六十五章。 中医

占主要部分,其中每一章节均附西说,特述于纲要

于左,附西说部分是用中医语言解释西学。 如第一

编病理概述,概述了六经与病理之间的关系、与时

令病之间的关系,恶寒发热之原理、外感伏邪的研

究与辨别、伤寒三表法等。 后附西说病理与调节功

能之关系、病理与细胞实质之变化等。 本讲义体现

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此编之用意在于洞彻中医西

医之所以然,取中医之经验释西医之理论,又探西

医之理论证以中医之经验,从而达到中西医学融会

贯通的目的。
《卫生学讲义》由易南坡编纂,分为两篇,一共

十章,二十四节。 第一篇讲个人卫生,物资卫生应

从衣食住行入手、精神卫生包括养心及养性、妇婴

卫生等,第二篇为公共卫生,其包括工厂卫生、家庭

卫生、学校卫生、乡村卫生及防疫措施等。 编者认

为卫生者应是保卫人之身体,并使之长享健康之福

而免疾病之灾;祖国卫生学多注重个人精神调养之

卫生,公共卫生清洁则需借助政府才能实现人民服

从,从而达到清洁公共之卫生的目的。
《生理学讲义》编者刘绎尝试中西医内容结合,

沟通中西医理。 该书以《黄帝内经》为蓝本,进行了

整理、分类和修订,是中西合璧的现代理念和中医

科学化在中医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全书分六章,包
括全体总论、内部各论、里部各论、表里各论、脑髓

五官各论、生殖分泌各论。 全教材以中学之说诠释

西学之意,如第十五章“物质与代谢能力(一)”,其
载“《内经》云: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 如

此变化出入,以营物质代谢与能力代谢相互之生

活,其作用有可言者,吾人深知形之归气,必排除其

有质之物于体外,而后可以继续摄取有形而纳之”,
后赋予西说。 虽然统整中西医的知识尚显生硬,有
不少删减和空白,但教材的出现使得近代中医与西

医对话,内容和形式出现“近代化”的表征。
2. 3　 形式以散文语体为主,编者经验融合西说 　
代分科教材《医宗金鉴》在形式上以韵文歌诀为主,
体现传统中医教学记诵为主的教学方式。 湖南国

医专科学校汇集众多湖湘名医,如吴汉仙、刘裁吾、
刘绎、易南坡、郑守谦、罗振湘等,因教学需要而编

撰近数十种教材。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语

体,得到学界的广泛支持响应。 由此,教材编者坚

持文言文散文语体在医学教材上的主体地位,同时

不可避免地将白话词句掺入其中,形成了文白相间

的书面语言,句式长短不一,语言通俗易懂。 他们

以传统中医学知识为基础,同时融合近代西医医药

知识,中西共治一炉,建构了中西汇通的中医药知

识体系。 如《生理学讲义》中编者以中说诠释西说

来比较中学与西学异同点,在第十章“肺与便溺”中

记载,溺之出于膀胱,西医以为膀胱括约筋受溺之

压迫、则开弛而溺出也,倘溺癃闭而不出,则用剖之

及抽之之法。 中医于此治法颇多,尤以开提上窍为

奇。 则溺之不出,关系于肺者深矣,兹就由肺气影

响于溺之不出及不约病理述之,以澄明肺主治节之

生理。 显示出编撰者敢于突破家传私传的陈规,将
个人临床经验和对中医药学的认识融入教材。

同时,编者的病历书写模式也体现了理论与实

践结合,避免空谈理论,讲解后会附几则具体医案。
对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整理、对中西医结合的观点,
还是对疾病的临床认识等无不渗透编者本人的学

术体会。 如《病理学讲义》中附西湖医社实火治验

一则全过程,共有四诊,题头为患者姓名、年龄等患

者信息,证候分既往症、现在症两方面,诊断具体有

病名、脉象、舌苔等内容,并细述病理,下述具体治

则处方用药。 这种模式丰富了教材的内容,提高了

教材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

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对于促进中医学术的继承与创

新、中西汇通融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3　 近代湖湘中医药教科书知识构建的社会情境

3. 1　 文教政策影响下中医药教材编辑的自在与自

觉　 清政府于 1903 年制定《奏定大学堂章程》,第
一次全面引进了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明确规定医科

大学分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共设 29 门课,中医

课列 29 门课之首,但只有第一种为中医教材。 这

种形式上居于领导地位,实则其势可危的局面对中

医界无疑是重创。 1912 年新定学制,国家教育体系

的课程有西医而无中医,行政序列堂而皇之屏中医

于教育门外,加剧了中医教育发展环境的恶化。
“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

义及参考书,则取他人之长而国粹仍得昌明,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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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日本之覆辙” [4] 。 “教材编订不成,则中医前途,
更何堪设想,宁非今日之一大危机耶” [5] ? “当今急

务,仍以整顿方书及编辑讲义为要” [6] ,编订教材问

题不只是保存中医药学术的基本要求,还是关系中

医前途的重大问题。 中医教育界对教材编辑重要

性达到普遍共识,意图改进并统一教材而极力谋求

自身的改进。
近代史上并未出现全国统一的中医药教材,各

中医学校的教材也因时而异,两次教材编辑会议标

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 1928 年中医教育界

召集十一校中医学校教务负责人员组织全国中医

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尽管第一次交流教材编辑经

验,对教材编辑的指导思想意见不一,但“整理固有

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理

论,制为完善之学说” [7] 成为近代中医教育发展的

方针,也成为编委会均可接受的基本原则。 1929 年

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召集第二次中医学校教材编

辑委员会,会上决议了 29 科课程,全国医药团体总

会负责收集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交流后再集中修

改,定为课本,解决了统一课程教材的问题,为再次

请列中医教育加入学校系统做准备。
为了中医振兴大计,在两次教材编辑会议之

前,湖湘中医界已多次提案,1925 年全国教育联合

会第十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之际,湖南提案分析了

我国卫生发展形势,动员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团体支

持中医教育,请求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

规程[8] 。 以编辑教材、统一教材为主要目标的教材

编订会议,广泛聚集了全国中医学校等民间力量的

合力,争取到官方的文教政策支持,统一中医教育

向前迈了一大步,对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医教育均有

深远影响。
3. 2　 教材编辑价值取向的趋同与显异　 在中医界

反废止、求生存的过程中,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逐渐

意识到必须改善中医教育自身,符合近代医学教育

精神和价值取向,方能有存续和发展的空间,基于

这一思路,中医界以课程教材建设为着力点,在中

医药教材知识建构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和不懈

努力。
一方面,近代学科教育的特点是教育分科化、

教育社会化,学校组织严密,分工精细,课程系统条

理,教材统一标准,循序渐进。 统一学制为底色,统
一课程、统一教材为途径,系统地整理传统中医知

识是中医教育向近代转换的起点和必要前提。 湖

南国医专科学校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课程设置,
也渐渐移植了这一思路。 这些课程貌似西医学校

而兼备中西医,表明中医药知识理论转型是与西学

“求同”的总体走向。 中央国医馆指令湖南国医分

馆呈送各科讲义备案[9] ,已经是主动认知到学生们

这时要学的既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几本中医经

典。 所以,编辑教材实属近代中医知识建构“首先

之急要” [10] ,近代中医界在中西医知识之间取舍辗

转,最终的目的是打破中西医学的隔膜,在分科体

系内妥善安置中西医,兼通的主张相承。
另一方面,中医药学自身产生了鼎故革新的契

机。 与西方医学知识“显异”,显示中华民族自然禀

赋、独特文化传统而形成的中医药知识的特殊性,
同时解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重建中医

学知识统系才可为中医学提供全局的完整的学术

形态和价值体系。 《病理学讲义》所载“病理教材,
当取内经关于病理学说为主,而以西说附之,以谋

国医之发扬光大”代表了近代湖湘中医界对教材编

辑价值取向有双重涵义:一是形而下的需求,中说

为本,关注气化学说等为核心的实用科学,解决现

实的临床医疗问题,二是陈列中西学说,抉择中西

之精华,阐释中医学自成一家的理论特色,以求在

世界医学学术中征信于世界。
3. 3　 科学编订范式的变迁 　 作为学术名词的“科

学”概念一以贯之地活跃在中医药领域,与清末至

五四的社会情境相生相伴,前者有谭嗣同为代表的

湖湘维新派提倡以西洋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作为政

治在内的社会各种专门事业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方

法,后者有湖湘中医界遵照中央国医馆提出用科学

方法整理国医药学术编纂各科教材,“科学”编纂范

式历经变迁发展。
晚清新学制的颁布,作为中国分科设学的枢

机,开启了中医界对中医学 “科学” 内涵的比附。
“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集合,时至民国,凡可分

科设学或分类研究的知识门类便是“科学”。 中医

药学不但是中医药知识的学术集合,也存在从粗识

到细解的学程次第。 中医教育界选择编译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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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递”科学“的方式,且强调中医药学知识和思

想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可以把学问表达得有系统,
浅近明白,符合当时大多数国人缺乏基本辨识能力

的认知水平。 1904 年,清末中医界的领导人物何廉

臣撰文言:“今日中医开智莫若仿欧美治科学之法,
先编定教科书”,强调教科书对中医教育的重要性,
提出以科学方法编辑整理教材。 从 1924 年郑修诚

编译《脉诀大全》到湖南国医专科学校的教师投入

极大热情编译中医药学教科书,大多出于这样的

心理。
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

为特征的概念术语向整体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

系统学术体系转换,只有尚未成为科学的知识和学

问,没有不能成为科学的知识和学问,取决途径在

于经过系统排列是否整齐,是否可条理。 中医学也

面临着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如何在中医教育和中

医教材改革中直接实践,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赋予中

医药教材科学性,成为近代湖湘中医药界重要的思

考路向。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董事长易南坡言:“中

国卫生医学,其初以不合科学,其终可证之以科学

之理,益信我国固有之学理,可以垂法后世者,无往

不合科学矣”。 其所编纂的《卫生学讲义》等教科书

作为“科学”的载体,体现了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说为

主、参合西说的理论转变,从含混概念到统系条理

的思路上的更替,可见中医学成为系统性科学已经

不是问题,中医教育“科学化”的基本内涵在中医教

育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4　 结　 　 语

　 　 纵观近代湖湘中医药课程与教材的知识建构

历程,我们可见一段波澜壮阔的医学教育变革史。
在西学东渐、新旧交替的时代潮流中,湖湘中医药

教育不仅经受了磨砺,更实现了自我超越,成为连

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通过湖湘中医药教科书知识建构的解析,能够

深刻理解中医药如何在近代社会变迁中适应并发

展,如何为中医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

示。 同时亦可观照一个不断发展变革的中医药教

育形态,这一形态不局限于地域与时代,而是呈现

出一种深远的文化影响力与理论深度,对今天乃至

未来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展现出了无限的启示与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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